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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是重要的文化

载体，也是历史遗存的符
号。位于青海省海东市
乐都区的老鸦峡，古代有

“鄯州第一关”的美誉，自
古以来就是通往甘、青、
藏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要
道，古丝绸之路南线和唐
蕃古道的必经之地。站
在老鸦峡半山腰的金山
寺前，追寻这座千年驿站
的前世今生，我们听到的
是文化的回响，看到的是
文化的俊朗。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人类
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是人
类社会出现以来，人们根据自己的表
象认知或者精神需求，对形态特征的
地理实体给以共同约定的文字代号。

就拿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的老鸦
峡来说，单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今天行
政区划上命名的这个地名，很多人都
会认为是这个石峡的山穴中可能生活
有很多的乌鸦，故而得此名。其实不
然，地名虽然是一种符号标志，但同时
又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它与
古人的生活实践紧密相连，不单纯是

“乌鸦较多”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就能
解释清楚的。

关于老鸦这个地名的由来有多种
说法，除了一些人通过字面理解的含
义以外，很多当地人认为在汉宣帝神
爵二年（公元前 60年）设置破羌县（也
被称为老鸦堡、老鸦驿、革命城）后逐
渐废弃，引来了成群的乌鸦在这里栖
身，飞起来就是黑压压的一大片，故而
有了这样的地名。

老鸦峡一名源于初唐。据《青海

省志·建置沿革志》记载：“老鸦峡名，
俗传唐时李靖军队驻守此地，士兵身
穿黑衣，好似乌鸦，因名。”这可能是对
老鸦这个地名较早的解释了。

地处交通枢纽区域，并且扼守军
事咽喉要道的老鸦峡，自汉武帝时候
起，就是屯兵的军事基地。关于老鸦
城的记载，在古籍文献资料中并不鲜
见。历代史学家并不吝啬笔墨，对它
都有较为详尽的描写——明代文武俊
秀刘敏宽著有的《西宁卫志·卷一·地
理志·城池》中载：“老鸦城，东去卫治
一百七十里。汉破羌县故城地。隋改
为湟水县。明洪武十九年置马驿。嘉
靖中置防守官。”

清代地理学家梁份一生曾三赴西
北实地考察，所记地域范围几乎涵盖
了今天的西北地区，著有《秦边纪略》
一书。此书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理研
究卓有贡献，在我国地理学史上是不
可多得的一本西北边陲地理要籍。本
书中对老鸦城地理位置、周边形势、交
通、山脉、河流等都有较详细的介绍。

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的《秦边记

略·卷一·西宁卫》中载：“老鸦城，庄浪
之驿递也，汉土之所杂居。东接上川
口，北连卓子山，西抵瞿昙寺，南临河而
北负山，依山为隘则甜水沟。据险扼
要，以绝夷氛。胜番关稽察出入，以备
非常，无容缓也。山南近阿峦，阿峦之
南黑番聚集，而添巴外贡，不宜防与。
自老鸦而趋庄浪，则东北四十里有冰
沟；若趋西宁，则西四十里有碾伯。”

到了清朝雍正七年（公元 1728
年），出生于青海的杨应琚蒙祖荫被授
为户部员外郎。雍正十一年，调任西
宁道。他编纂的《西宁府新志·卷九·
建置·城池》中写到：“老鸦城，东去县
治五十里，汉破羌县故城地。隋改为
湟水县。明洪武十九年置马驿。嘉靖
元年置防守官。万历二十四年，兵备
刘敏宽檄增敌楼。城高二丈五尺，周
回长 246丈，壕阔 2丈。皇清设把总一
员，老鸦马驿驿丞一员。”根据现在的
长度单位来估算，当时所筑的老鸦城
周长有800多米，城墙高达8米多、壕沟
宽 6 米多，整个古城占地面积有 50 多
亩，可见其规模之雄伟。

老鸦这个地名的来历果真是由于
乌鸦众多、士兵衣着等元素而命名的
吗？的确，笔者的童年就是在此地度
过的，确实会时常看到有成群的乌鸦
在天空飞过，遮云蔽日着实有点壮
观。然而，自从读了李文实先生的《西
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一书后，才真正明
白“老鸦”这一名称的真正由来。

乌鸦是雀形目鸦科鸦属鸟类动
物，当地人俗称“狼疙瘩”“狼老哇”，老
鸦峡在老一辈口中依旧被称为“老哇
峡”。

据青海著名藏文化学者李文实先
生考证，老鸦峡这一名称应该是藏语

的音译，原发音为“隆哇”，藏语意为险
峻的峡谷，是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而
命名的，“老哇”就是“隆哇”的变音。
可见，老鸦峡是一个藏语和汉语结合
的民族混合语地名，方言发音的这一
特点也能加以佐证。

对于李文实先生对老鸦峡这一地
名的解释，我一直以来都是持肯定的
观点。因为，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
指称，也是一定地域的标志。它不仅
代表着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描绘出形
象类型，而且还常常反映此地的自然
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

举例来说类似的几个地名吧。哲

亥麦，藏语意为“红色的石山”；过马
营，藏语意为“泉水众多的滩地”；柴达
木，蒙古语意为“辽阔的地方”；德令
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这些
关于地形描述和自然地物描述的地
名，与当地群众生活的地形和自然地
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按照地理特征命名的地名最为普
遍，也是主要的命名方式之一。地名
既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又能折射出地
理环境的特征，反映了人类社会不同
历史时期的变迁和人类对地理环境特
征的认识。

青海道是古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
通道，当代史家认为青海道兴盛于两
汉之际，从今天的民和经乐都过西宁
到青海湖，再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若
羌，通向遥远的西域各地。然而，从民
和到乐都的古道并不是从今天的老鸦
峡穿越而过的，而是从甘青交界处的
芦化乡翻山越岭到达冰沟城后，又折
返下碾线沟和羊肠子沟才能到达老鸦
驿歇脚，第二天才能继续出发上路。

古人缘何要舍近求远呢？最大原
因在于老鸦峡险峻的地势所阻挡。老
鸦峡全长 20 公里左右，大部分为石灰
岩成分的山体。北面是祁连山系，当

地人称为北大山。南面是积石山系，
当地人称为南大山。由于地势的突然
变窄，湟水河在两山的夹持下咆哮而
过，峡里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大响声。
古代的建筑水平远远达不到今天架设
大型桥梁的能力和水平。故而，东来
入湟的马队或车队，只能从冰沟城绕
道而行。直至 1925 年后，老鸦峡中顺
着湟水河畔修建了一条简易的公路，
才开始得以通行。

其实，在此以前老鸦峡是有一条
古栈道存在的，并不是完全不能通行，
只不过是只能单人单骑通过，大型车
队却是望而却步，这样的观点并不来

自天马行空的想象。
多年前，我曾在同学晁宝云的引

领下，费尽力气攀爬上老鸦峡口的半
山腰处实地寻访。拨开荒草丛生的羊
肠小道，在陡峭山崖内侧石壁上的凹
洞清晰可见，虽然用来修建栈道的木
板和插进石洞中的木头早已腐烂消
失，可这些深浅不一的石洞，却证明了
此处曾有过人类修建的痕迹。

站在山崖之上，俯瞰地势险要的
老鸦峡，京藏高速、甘青公路、电气
化兰青铁路穿峡而过，无疑在中国的
交通建设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遒劲
笔墨。

从上述的这些文化遗存不难看出，自古以
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老鸦，肯定是人类活动
的聚集区。再加上此地较为温暖的气候条件，
古城的建设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进击
匈奴，曾进军湟水流域，屯兵老鸦峡西峡口，
在平地上修筑城堡，设立了破羌城。以后的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诸朝，都将破羌城作为向
西扩展的据点。破羌城，在岁月的长河中它
渐渐远去，直到今天残缺不全的它只保留了
一处石碑和两三米长的古城墙。

记得童年时，父亲曾在老鸦粮站工作，笔者
在这一地区生活了七年多的时间。那时候还在
上学的我们，闲暇之余常常翻越学校的围墙，来
到古城墙上玩耍。古城墙残留的虽然不多，但
走在上面感觉很宽，如同一条小路。

20多年后，当我再次寻访这一古城时，新
修的民小公路正好通过这一路段，就连当年残
存的古城墙也难觅其踪。最后，在一家村民家
中见到了一段两三米长的古城墙。老人说，在
他倔强的坚持下，这段城墙才能保留到今天。

“破羌”二字的由来不难理解，这与中原王
朝军队战胜当地羌族武装，为了显示军事战功
和记录这一段历史而命名的，与现西宁市湟中
区徐家寨伏羌堡的得名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既是一处军事战略要地，破羌城自然会受
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焦
点所在，民族的迁徙、贸易的往来就显得再也
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今天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的阿氏蒙古族先祖阿索安，在明朝景泰四年
奉旨驻扎到老鸦城守御。从此以后，阿氏家族
就以白崖子庄为中心世世代代居住了下来，以
至于分散在了今天的郎家村、老鸦村、晁马家
村等地。

人与城市，以文脉相连，彼此影响，相互滋
养。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成果。人类群居化、社
会化的过程，就是非常重要的文明历史延续过
程。在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人们会把自己的
生活方式、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等，深刻地和城市
发展融为一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存在与地表之
上的文化建筑，例如：破羌城会消亡。然而，文字
的符号却永远保存了下来。

神话传说或民间传说，无疑是一个民族
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在文学史上
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
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
成具有诸多方面的影响。上述提及的河湟文
化之所以能结出累累硕果，是否与之也有一
定的传承关联呢？

老鸦峡中鲁班亭是闻名青海省的旅游景
点之一。民间传说为鲁班所建，历史学者推测
修建于北魏时期，在清朝道光年间重修，并留
有碑记。清代诗人陈晓晴留有这样的诗句：石
矾矗矗镇中流，上有空亭四面周，撼定洪涛归
一线，不让河伯东西游。

对于老鸦峡中的种种地理奇观，当地百姓
用神话传说作了诠释。据说鲁班爷为了建造一
座坚固的石桥，决定一夜之间从昆仑山赶一座
石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八洞神仙里的韩湘子
便与之打起了赌注。为了能赢得这场赌局，鲁
班手持“赶山鞭”日夜兼程地赶着一座座石山一
路向前。等到了老鸦峡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
头冒热汗、口渴难耐，于是便一屁股坐了下来，
随手用“赶山鞭”在山崖捣了三下就出现了三个
水潭。喝过甘甜的山泉水后，耳朵贴在山石上
稍微休息了一下，听到乌鸦的叫声四起，又匆忙
赶着山石上路了……

这一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的真实性自然
无法考证，却给留在老鸦峡鬼斧神工的自然
奇迹给予了最完美的解释。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笔者曾在老鸦
小学就读。寒暑假里，时常和同学李海青、刘
永学骑着自行车一起去老鸦峡玩耍。半山腰
处鲁班爷曾经坐过的巨大的屁股坐印清晰可
辨，斜坡上的耳印也显得惟妙惟肖，即使是技
术精湛的匠人也无法雕琢出如此形象的人体
器官，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三个石缸（当地人被誉为“鲁班井”）不均
匀地分布在险要的山崖上，据说以前不管是
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从来没有干枯过，一
年四季都是清水四溢。可是，自从山下的火
车隧道开凿后就再也没有了水，在崖顶上空
留了三个朝天的石洞，这一奇观便彻底消失
了。还记得胆大的李海青同学，小心翼翼地
爬过一条滑溜溜的石道，撑着双手慢慢踩着

双脚下到石缸的底部，过了好一会儿才探出
一个头，高举着手里几枚不知是什么年代的
硬币，高兴地大喊大叫……

也许是过于匆忙，也可能是无暇顾及，传
说中的鲁班爷在赶山的过程中，将一块巨石
遗留在了湟水河中，今天看来显得有点形单
影只。不过，极具想象力的河湟先民却赋予
了它“中流砥柱”的象征意义。

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湟水河的河面上
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冰。据当地老人讲，以前河
两岸的人就是通过冰桥穿行而过，大大节省了
来回绕道的繁琐。我和同学心惊胆颤地踏过
冰桥，走近湟水河中的那块巨石下，把手塞进
石头的缝隙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到了
建在石头上的鲁班亭。这是一个不大的八角
亭，峡谷中的山风吹过，挂在亭角上的风铃便
会响起悦耳动听的声响。这次探险之旅最让
我们惊奇的是，亭子北端下部的石面上，竟然
有一处凹下去的圆形石坑，坑里有一只类似青
蛙形状的石头，二者天然形成、合二为一，真是
让人匪夷所思。

这些巧夺天工，又富含神秘色彩的自然奇
观，无一例外的仿佛与神话传说密切相连。今
天，我们用科学的角度可以这样去解答——正
是因为老鸦峡的山体中有了碳酸钙的成分，在
大自然的风吹雨淋和地下水的不断侵蚀下，碳
酸钙被逐渐溶解风化，较为坚硬的石头却保留
了下来，才形成了石缸、石蛙、巨石、菊花石等
一系列巧夺天工的自然景观。

然而，我们却不能否定传说的文化性。
因为，民间传说与地区文化特性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神话既是民族的血脉又是民族精
神的灵魂。

离举世闻名的柳湾村不远的老鸦村
周边，也曾出土过许许多多各种文化类型
的彩陶罐。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断，地处
彩陶文化带核心区域的老鸦峡，一直以来
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个千年驿站虽然
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可我们依旧可以从它
的地名等文化元素，深刻地感受到河湟文
化的俊朗。对这一民族情感的文化认同，
何尝不是提升民族荣誉感最真切的表达
方式啊！

镌刻在历史典籍上的老鸦峡

隐秘在民族方言中的古地名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把人类的
史前历史划分为石器时期是很有道理
的。因为，石头在人类文明过程中作为
重要的生产工具，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人类艺术创
作的工具兼对象。岩画、石刻等富有生
活和艺术气息的文艺作品，便留存在了
一块块巨大的岩石之上。

老鸦峡中关于石刻的文字记录，
最早记载于康熙年间编著的《碾伯县
志》。“老鸦峡唐石刻……石面刻字甚
多，传系唐开元时所镌。”按照书中记
载，乾隆年间任西宁府佥事的杨应琚，
曾亲自前往查看老鸦峡唐代石刻，他
在编著的《西宁府新志》中写道：“余曾
亲至其地，抚摩久之，因字小年远，风
雨侵蚀，已模糊不能辨矣。惜哉！”

《陇右金石录》也有类似的记载，

石刻能看清楚的只有“从郭子仪者九
人”七个字和“唐开元二十年镌刻”的
字样。因为之前没有人拓本，所以石
刻上具体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已经无
从考证了。

同时，据《甘肃通志》记载，在老鸦
峡内还有另一块称作“肝子石”的石
刻。肝子石，三角形，纵一丈五尺余，横
一丈余，字多磨泐，不可辨识，仅存“公
之曾祖李梅勍，古公之祖李管吉，禄公
之父李南哥，宣德二年”等二十多个字。

根据以上典籍的记录，初步可以
断定老鸦峡中曾留存有唐朝时期的摩
崖石刻，也有明朝时期的文化遗存。
同时，屹立在峡口西侧湟水河中巨石
柱上的“米颠拜否”四个楷书大字，更
是不知道何朝何代所留，一切早已经
在历史的硝烟中远去了。

遗落在群山之间的茶马古道

消失在岁月烟尘中的石刻群

沉淀在湟水河谷的古城印记

流淌在神话故事的民族血脉

：


